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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艺术展在网上引发了争议。展览展出
的是青年艺术家褚秉超的摄影作品，拍摄对象是其
在甘肃、陕西、宁夏三地寻找到残损的50尊佛像修复
前后的对比，褚秉超将自己的个人形象和对佛像的
理解融入造像之中。此举引起网友的强烈质疑：这样
的创作并非艺术，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举办展览的
重庆十方艺术中心回应媒体称，褚秉超表示这些造
像并非被相关部门保护起来的文物，而是在山野间
人迹罕至的地方的一些佛像，都没有标志。

文物修复需要系统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否则会
对文物造成永久性损害。按照我国现行的文物古迹
保护准则，修复石刻造像要按照这个程序进行：前期
勘察、方案设计、方案调整、实施修复，每一个阶段都
得细致入微。石刻造像的修复绝不能搞自发行动，必
须在专门机构的同意和指导下、在专业人员的布局
和操作下实施。

按照策展方的说法，似乎山野间没有被相关部
门保护起来的造像就是无主的，周围没有标志就不
算文物，就可以随意进行处置，这种回应有点轻描淡
写，对公众来说有些不负责任。就像专家所说“历史
遗存应当属于文物的范畴。我国地大物博，有一些文
化遗存还没有列入相关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管辖范
围内，但没有被列入的并不代表就不是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此前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全国有大部分文物
点都没有定级，这意味着有许多没有挂牌的文物存
在。“只要是古代遗迹，有历史文化价值，那么它就是
文物。”他说，除了家传文物等有明确所有权归属的
文物之外，其他文物尤其是田野间发现的文物，一经
发现都应归国家所有，应该由国家来处置的。

文物修复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前几年，一部《我
在故宫修文物》火了，让文物修复进入前所未有的

“高光时刻”。在业界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修复并不
少，像国家博物馆里的司(后)母戊大方鼎，曾遭损
坏，经过专家精心修复后完好如初；国家博物馆的

“国之重宝”之一,铸造于商代的青铜器四羊方尊曾
被炸成20多片，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张欣如先生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修复了这件文物；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秦始皇陵铜车马，考古人员清理出3000多
块残骸，经过多年的修复，成为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
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被誉
为“青铜之冠”，震惊考古界；而马王堆帛书，则是文
物修复史上的奇迹。当初被发现的时候，水浸霉蚀相
互粘连，几乎变成了一坨。帛书太软易毁坏，只能拍
下照片用复印件拼。帛书揭裱后留下许多碎片，在整
理时，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到碎片里找相应的图
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朝
佛像，有些几乎碎成渣渣，但修复后却精彩绝伦，神
采熠熠，它们走过几千年的岁月，如今穿越尘世焕然
一新，可以说是修复文物的经典成功案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文物却遭遇了毁
容式的修复，前一阵有网友爆出，甘肃省西和县法镜
寺石窟内的几尊佛像前些年被修缮后，变成了滑稽
可笑的“表情包”；四川资阳的省级文保单位庵堂寺
摩崖造像、骑龙坳唐代大佛、报国寺大蜀广政年间摩
崖造像、寺山门清代西游记石雕等被通体彩绘、唐代
密檐式砖塔塔顶搭建了“屋顶花园”、安岳封门寺的
南宋摩崖造像经过一番“野蛮修复”后，却成了一副
画着柳叶眉、衣着艳俗的样子；广安金凤山水月观音
也经历了相似的修复过程，这尊“浓妆艳抹”的水月
观音不但被重新上色，还接了一个极不协调的胳膊，
让人看了“辣眼睛”。有网友称，这种修复不忍直视堪
称“大型车祸现场!”

展览方曾回应称，褚秉超没有采用颜料等其
他修复工具，都是用水和泥进行修复的，都是可逆
的，外面的泥塑是可以弄掉的。对此，西北大学文
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于春通过照片初步判断，褚秉
超所修复创作的造像为古代文物，或为唐代遗留
下来的菩萨像。于春认为，如果文物本身也是泥做
的，或者上面有彩绘，再用泥塑去修复也会对文物
本身造成损害，因为泥塑会用到水等介质，这样的
修复便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文物保护界进行文物修复时所共同遵循
的原则，一是修旧如旧，第二尽量少干预。专家认
为，文物保护修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对于
缺失部分的补齐修复，可以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艺
术创造成分，但所做的复原应尽可能符合历史本
来面貌，所用的材料及技艺应尽可能小地影响文
物本体。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文物修复师王
武胜所说，修复不是搞创作而是重现原貌的美好，
最避讳就是创造性修复。

据悉，甘肃省文物局安全督查处负责人已经表
示，现在正在就收集到的展览相关照片与现存的文
物记录进行核查和比对，核实褚秉超所进行修复创
作的石窟是否为甘肃省文物局登记在案的不可移动
文物。他表示，若证实褚秉超所修复的确实是甘肃省
登记在案的文物，文物管理部门将启动相关程序，对
文物损害情况进行评估；如果评估证实造成了损害，
将根据损害程度大小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

一个艺术工作者既是美的传播者也是美的守护
者，更应遵纪守法，秉持一颗爱护文物、守护古物之
心，以敬畏之心传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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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不是像某些
影视剧表现的那样，披红戴花、敲锣打鼓，欢送
子弟兵上前线，而是秘密入朝，严格保密，目的
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新华社等国内新闻媒体在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报
道上，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严格
掌握时机和把握分寸。直到第一次战役胜利结
束后，新华社才以援引朝鲜新义州电台广播的
形式，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入朝作战的消息。在第二次战役中，毛泽东在亲
笔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中首次公开使用了

“我国人民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我国的新闻报
道开始公开使用“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称谓。

1950年10月1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
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于10月19日占领平壤，并
向中朝边界推进。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
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就在美
军占领平壤的当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
计划，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当天，毛泽东
向各大战区领导发电指出：“为了保卫中国支援
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
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
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
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的宣传，仅使
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军事科学院军事
历史研究部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载，10月20
日，“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联名致
电各军、炮兵司令部，要求各部确保行动秘密，
争取战机。电报要求：各电台应注意守听以便随
叫随应，但不要乱用电台，以减少目标暴露；严
格行军时间，黄昏后出发，拂晓前宿营隐蔽完
毕，进入宿营地后封锁消息；严格防空纪律，发
现敌机，任何人不得暴露目标……”志愿军官兵
昼伏夜出，避开主要道路，在高山密林中行军。10
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枪，开始
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当日，志愿军取
得两水洞战斗胜利，首战告捷。彭德怀曾专门致
电毛泽东，请他核示战报新闻，建议以朝鲜人民
军总部公报的形式，报道这次胜利。毛泽东于10
月27日回电：“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
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至11月5日，第一次
战役胜利结束。中朝人民军队歼灭“联合国军”
和南朝鲜军1 . 5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
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
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1月5日凌晨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为
了迷惑敌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
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
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
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
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

11月6日，前方发来战报，毛泽东作了修改。
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条报道。报道说：“据新
义州电台广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
军总司令部顷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最近
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此
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
愿部队的组成，这个志愿部队在人民军总司令
部统一指挥之下，和人民军一道参加了作战。在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
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师及
美军一部，迫使该方面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
军逃至清川江以南……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
部队士气极为旺盛，朝中战士团结无间，亲如兄
弟。人民军指战员决心为继续前进并继续歼灭
美国侵略军及李匪军而努力”。

这篇报道概述了第一次战役的经过，公布了
中朝人民军队的战绩，展示了中朝军队的士气和

决心，尤其是第一次对外公开报道了中国人民志
愿部队入朝参战的消息。这篇报道立即成为国际
上的独家新闻，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爱好
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欢呼雀跃，备受鼓舞，而美国
白宫和五角大楼却由此引起不小的震动，“联合
国军”的其他各参战国也震惊不已，极为恐慌。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新
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对朝鲜战场新闻报道
应坚持的方针作出明确指示：“一切有关朝鲜主
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
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如‘新华社15日讯’那样，这
样的电讯发到前线和全国都没有好处。关于朝
鲜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关重要的电讯都不应
转发，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
根据内部情报自己写电讯。”毛泽东的指示很快
得到落实，朝鲜战争做到了报道以自己的声音
为主，从而掌握了舆论宣传的主动权。

毛泽东还亲笔为新华社撰写战报。新华出
版社1999年出版的《国内新闻选1949-1999》，在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战报》题下辑录了4条战
报，编者加注说明：“这4篇消息均为毛泽东主
席为新华社亲笔撰写。”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
到眼前犹有千军万马，气势恢宏。

1950年11月7日，志愿军打响了第二次战
役，“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
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诱敌深入，各个歼
敌，将西线进攻之敌诱至温井、宁远一线以北
地区消灭之，将东线之敌诱至长津湖地区消灭
之。志愿军战士连续作战，勇猛冲锋，战至12月
1日，美军伤亡惨重，仓皇溃逃。

12月1日，在第二次战役正进行期间，毛泽
东亲笔为新华社撰写了战报：“朝鲜人民军与
我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全体同志们，目睹敌人这
种疯狂的侵略行动，个个义愤填胸，誓以最大
决心，痛歼敌人。乃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起举行
反攻。经数日激战，已将敌人的攻势击溃。现西
线朝鲜人民军与我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正以排
山倒海之势，跨越高山大川，衔尾急进，追歼逃
敌……”12月4日，毛泽东又撰写了一则战报，
指出“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
线追击……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
命”。我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毛泽东的这
两则战报报道了前线最新战况，因为毛泽东对
抗美援朝的每次战役的决策、部署、进程都直
接掌控，所以战役全局、敌我态势了然于胸，在
行文中也没有罗列枯燥的数字，而是带有生气
和动感，气势磅礴，并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我
国人民志愿军”这一称谓。新闻播发后，震动中
外，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令世人刮目相看。

12月6日，尾追敌人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
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
壤。在北京时刻关注朝鲜战场的毛泽东接获前
方捷报后，非常高兴，亲笔为新华社撰写战报，
报道说：“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
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
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
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
午二时进入平壤城。”战报短小精悍，仅有84个
字，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朝人民军队并肩作
战，收复了已沦陷49天的平壤”这一重大喜讯，
距事件发生只有几个小时。

1950年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
敌36000多人，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联合国军”
退至三八线以南，由进攻转入防御。第二次战役
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次胜
利。这一胜利，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
时及第二次战役前的预想。所以毛泽东获知胜利
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想到不久前柳亚子曾送来
一词，于是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一首和词：“颜斶

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
纪新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
联，妙香山上战旗妍。”词中提到的妙香山
在朝鲜清川江边，是第二次战役的前线。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
撰写的战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在朝鲜东北地区并肩作战中，用
自己的铁拳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的
精锐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以及步兵第七
师和步兵第三师……中朝人民的勇士们
从长津湖地区打起，经过二十多天的积
极围击、切击、追击，直打到东部沿海咸
兴、兴南地区，像赶鸭子一样，把美国侵
略军赶下海去了……从而配合西线的胜
利，根本改变了朝鲜战局，使自己转入了
全线的大反攻。”毛泽东的这条战报是对
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况的总结，生动形象
地表现了我军勇往直前、连续作战的英
雄气概，将敌人丢盔弃甲、遗尸累累的狼
狈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时受到热烈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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